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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物馆 （ 记忆 创造 力
） 社会变 革

博物馆与集体记忆一知识、 认同 、 话语

燕海鸣 （ 中 国 文化遗产 研 究 院 北京

提要 ： 博物 馆是 记忆 的 载体与 媒介 。 在博物 馆 中 ， 记 忆 的 生成 、 塑 造和延续机制 有 三个层

次 。 第
一

，
展品 自 身 的 物理存 在构 成 与 参观者 的 沟 通 系 统

， 并通过 这样 的 沟 通激 发 后 者 的 回

忆
； 第二

，
博物 馆 的展品遴选

、 展 陈设计 、 路线规划 、 解说词 的撰 写 等 元 素 构 成 了 符合某 种历 史

话语 的叙 事 系 统 ， 集体记忆在这样 的话语体 系 中 生成 并凝 塑参观者的 文 化和 族群认同 ； 第三
， 博

物 馆 自 身 的历 史 其概念的提 出 、 展馆 的 设计 与 建设、 展 陈 的叙事 构 建等过 程——促发 并强 化

相 关 参与 群体的 集体记忆 与 认 同 。

关键词 ： 博物馆 ； 集体记忆 ； 叙事 ；
话语

；
认 同

博物馆不只 是文 化机构 或是藏品 的展示地 ， 它

们是个体认 同 与 集体认 同
、

记忆 与 历 史
、

信 息 与知

识生产 互动 的 场 所 。

苏 珊 克 兰

年 国 际 博物馆 日 的 主 题是
“

博物馆与

记忆
”

， 年的主题是
“

博物馆 （ 记忆 创造

力 ） 社 会 变革
”

， 博 物馆与记忆 的 关系 不仅 紧

密 ，
而且越来越为 人所关注 。 陈 燮君认为 ：

“

博物

馆的记忆是历 史的 明镜和现实的 启迪 。

”

厄恩斯特

则指出 ， 博物馆学是 关注作为集体记忆的 文化要素

的学科 。 无论是学界还是公共领域的讨论 ， 博物馆

与记忆 的 紧 密关联 显 而 易 见 。 但是在阐 释其关联

时
， 我们 必须对 （ 集体 ） 记忆本身 的定义 进行明确

阐释 。 只 有厘清
“

记忆
”

概念的内 涵和机制 （ 什么

记忆 ？ 谁的记忆 ？ 怎样记忆？ ） ， 有关博物馆与记

忆之间 的关系才能够进一步展开讨论 。

集体记忆

集体记忆作 为 一个学术概念得到 成体 系的分

析与解读 ， 始 自 法 国学者哈布瓦赫 。 在 《论集体记

忆 》 中 ， 哈布 瓦赫将记忆视为社会的产物 ， 认为—

切记忆只 有在一定的 社会 环境与 机制下才会得到

产生与 延续 。 哈布瓦赫将这类记忆称为
“

集体记

忆
”

（ 强调记忆的社会性 。 他

同时指出 ， 集体记忆之所以能够得以形成和延续 ，

一个主要 因素是这样的
“

历 史知识
”

对于个人和群

体 自 我认同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 。

一个群体

通过分享共 同的 回忆 ， 能够获得深厚和坚韧的集体

归属感和 认同 感 ， 这样的归属 感和认同感 同时进
一

步塑造着
一个稳定的集体和社区 。

哈布瓦赫的 集体记忆概念及 理论从根本上让

记忆与 集体的 勾连成为可能 ， 同时 ，
这种集体层面

的记忆必然要在一定 的空间维度中 创造 、 延续 、 再

生 。 在现代社会 ， 随着传统意义的有机共 同体被机

械共同体所替代 ，

一 个社区群体所依赖的记忆环境

逐渐消亡。 历史的书写将发生在过去的信息以一种

权威式的话语模式化 、 固 定化 ， 而曾 经鲜活的
“

记

忆
”
——凝 塑群体精神的 神话 、 故事 、

口 头传说

等 ， 逐渐 失 去 了 其赖以生存 的基 础 ， 被现代文 明

所边缘化 。 因 此 ， 哈 布瓦赫 称历 史 为
“

死去的 记

忆
”

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 ， 产生记忆的空间也发生 了

转型 。 皮埃 尔 诺阿将传统的 、 有机的记忆空间 称

为
“

记忆环境
”

， 将现代的 、 机械的记忆空间称为
“

记忆场所
”

（ 。 在诺阿看来 ， 记

忆场所越来越多 ， 正体现着我们 自 身的记忆能力 在

下降 ， 因 为我们必 须借助外界的符号来代替我们 回

忆 ， 这些符号包括纪念碑 、 遗址地 、 博物馆 ，
甚至

是地图和节 日 。

诺阿指出 ， 这些记忆的场所
一

旦成为记忆的载

体 ， 其所呈现和塑造的记忆便不再独立于权威话语

的操控 ， 在这里呈现或表达的 所谓记忆 ， 也不再是

那些真正深植于 有机的社会生活和生命中 的鲜活记

忆 ， 而是成为一种话语建构的叙事 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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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阿 以法 国 近现代的记忆场所 为例 ， 发现这里所

“

生产
”

的记忆都肩 负一个重要的政治使命 ， 即构

建出
一套法兰西的 民族话语与认同体 系 。 通过一系

列的纪念物 、 地图 、 文献搜集 ， 甚至地图 、 节 日 等

物质 与非物质手段 ， 法 国作为
一

个 民族国家的
“

记

忆
”

被不断强化 。 正因如此
， 记忆场所的概念强调

的并非记忆的内 容 ， 而是该场所构建 记忆的策略与

机制 。

在诺阿的理论框架内 ， 博物馆是最典型的
“

记

忆场所
”

之一

， 博物馆的展品被 迫从
“

记忆环境
”

中剥 离 ， 并重新整合进一套权威 话语体系 中 ， 表达

着特定的信息和
“

知识
”

。 在西方博物馆的 发展过

程中
， 博物馆的主要功能经 历 了 以审美情趣为核心

到以 国 家认同为 核心的转变 。 从 文艺复兴时期的 艺

术审美的殿堂转型为 公众教育的 平台 ， 博物馆在现

代社 会越来越 多地成为 观念的传播者 ， 甚至是 民族

国家 意识形态的 承载者 。 在型塑 自 身 民族性和文化

认同 的功能之外 ， 博物馆甚至 曾 作为殖民主 义者对

殖民地征服和控制的主要手段 被广泛运用 。

但是 ， 作为 记忆的场所 ， 博物馆所表达的记忆

并非 自 然而然地从这个空 间 中 产生出 来 ， 它 必然 要

依赖于
一

些特定 的过程和机制 。 本文将通过 笔者在

美 国 国 家历 史博物馆 、 印第安博物馆和 大屠杀纪念

馆的 田 野调查经 历 ， 描述并阐释 作为记忆场所的博

物馆如何唤起和构建集体记忆 。 笔者认 为 ， 博物馆

与记忆的关 系 涉及三个层次 。

一是博物馆展 品本身

所呈现的记忆 ，
二是博物馆的叙事所建构的记忆

，

三是博物馆 自 身的 历史进程所表达的记忆 。

展品 与记忆

这里所指的 博物馆展品
， 是抛开展 品说明

、 摆

放 方式 、 灯光 、 保护技术等一 切外在因 素的 ， 纯粹

物理状态的展品 本身 。 这些展品的 存在构成了 记忆

的基 本要素 。 参 观者在观看展品的同时 ， 会与展 品

形成
一

种沟通 、 对话的关系 。 不 同的个体和群体 ，

对同一个展品所触发的 回 忆可能大相径庭 ， 因 为一

切视觉对象对观察者所呈现的 意 义 ，
必然要受观 察

者 自 身所持有的 历史情感影响 。 任何记忆的内 容 ，

都不 可能独立于记忆者 的心理 结构 。 这种心理结

构 ， 按照英国 心理学者巴特雷特的研究
， 根植于

一

个人过往的社会生 活 ， 对过去的经历和记忆构成 了

心理上的一种构 图 。 心理构 图 的差异 ， 导

致 了对同一事件记忆的 、
理解的差 异。

这种 差异尤其 体现在对富有争议性的 历 史事

件的记忆 。 美 国 国家历史 博物馆的
一

楼大厅两侧是

临时展 品的 陈 列处 ， 该馆 年重新开馆之后 ，

首批被放置在这里的 展品 中 有一件非常 引 人注 目 ，

那是来 自 新奥尔 良 市的 ， 曾 在 年卡特琳娜飓

风 中 被 雨 水浸泡过的
一

个邮 筒 。 这个 邮筒原属 于

街上的一家住户 ，
这家住 户的 房子被洪水冲

走 ， 邮筒被发 现的时候 ， 正斜靠着
一排铁质门廊 。

发 生在 年 前的 这场 飓风令 大 多 数美 国 人记 忆深

刻 ， 共 有 人丧生 ， 是 美国 历 史上因 飓风丧 生

人数第三多的 灾难 。 飓风发生时 ， 全美 各大媒体 均

滚动报道事件的进程 ， 灾难的场景和画 面震撼和冲

击着美 国 民众 。 而身处灾区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
，

更是亲身 经历 了这场灾难 。 所以 ， 当看到摆放在博

物馆中 的这个邮筒时 ， 记忆必 然会涌现 。 但是 ， 因

为与 灾难经历 距离的远近不同 ， 来 自 新奧 尔 良 的民

众 ， 与来 自 美 国其他地区的 民众 ， 因邮筒而激发 的

回 忆也有所不 同 。 前者 更倾向 于回 忆其经历灾难的

第一手经历 ， 而后者的记忆则 多数 来 自 于 当时所依

靠的媒体报道 。 笔者在访问该博物馆时 ， 便遇到 了

来 自 于灾区与非灾 区参观者的两种
“

回 忆
”

。 前者

是
一

个黑人 ， 面对邮筒 ， 向 笔者讲述 了 自 己如何从

家中逃 出 ， 如何搭车不得 ， 如 何舍弃家产 ， 如何在

暴雨 中寻找避难所等经 历。 他的讲述语调平和 ，
眼

神中 流露着一种经 历过生死的 淡定 。 而与之形成对

比的
， 则是一

对 白 人夫妇 ， 看到邮筒后 ， 开始谈 论

起布什政府的种种 不作为 ， 言辞激烈 ， 语气远 比前

者更为亢奋 。

邮筒的 案例显示出 展品本身在唤起记忆中 的 作

用
， 这样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是属 于个体的记忆 ，

但在更深层次 上
，

这 样的记忆更 是
一

种集体记忆的

体现。 这是因 为 ， 首先 ， 这样的个体记忆必然 与该

个体的社会生活背景 ，
以及在这样的生 活背景 形

成的文化心理构图 密 切相关 ； 其次 ，
这种 看似 个人

化的记忆 ， 也有着广泛的群体特征 。 某些有 共同经

历的 群体 ， 对同
一

展 品所表达的记忆结构 也必定 是

类似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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叙事与记 中乙

博物馆塑造集体记忆的机制不仅依赖单个展品

的物质 存在 ， 更取决于其将诸多展品搜集 、 整理 、

展示的 方式 。 更具体
一

些 ， 对展品的讲述 ， 对参观

者的 引导 ， 对历史的再现
， 是博物馆最具力量的话

语建构方式 。 正如厄恩斯特指出 ，
历史信息是复 杂

凌乱的 ，
无体系 的 ， 甚 至相悖的 。 如何将这些凌乱

的信息裁剪 ， 如何从这些表面上毫不相干的展 品信

息 中凝练、 构建出
一套成体系 的

“

故事线
”

， 需要

靠叙事 ， 这是
一

个 博物馆建构集体记忆

的能力 基础 。

记忆是有选择性的 ，
甚至是扭 曲或是错误的 。

博物馆作为这样的记忆媒介 ， 它的展陈 设计 、
展品

选择 、 历史叙述 、 图 片说明等展陈的行动 ， 都无不

体现一种
“

选择性
”

。 如何选择
“

正确
”

的 展品
，

将其用
“

正确
”

的叙事逻辑进行有效的排序 ， 这是

博物馆营造记忆的重要途径 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 ， 任

何博物馆都是历史的
“

修改者
”

， 因为将不同 展品

用 一个统一叙事方式贯连起来 ， 必然要牺牲与这条

话语主线无关 的其他信息 。 但是 ，
这样的

“

修改
”

并非贬义 ， 因 为现代博物馆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激发

文化认同 ， 传播
一

种被 某个 些群体所认可的权威

话语 。 所以 ， 大多 数博物馆都会设置特定的参观者

引 导路线 ，
以某种固 定的逻辑阐释 、

表达博物馆所

要强调 的 历史 价值 。 在 不同 的空 间之 中 移动 、 转

换 、 前行 ， 会使参观者融入到
一

种仪式中去 ， 在这

样的仪式中 融入
一个设计好的叙事框架 ， 去接触和

体验
一

套规范化 了 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。

在美国 国家历史 博物馆中 ， 有一个主题为
“

自

由 的价值——战争 中 的美 国
”

的 大型展览
，

展览 内

容为 美 国 自 独立战争以来的历次重大战争 ， 依 照时

间 顺 序排列 。 其 中 包括 独立战争 、 南北战争 、

一

战 、
二战 、 朝鲜战争 、 越南战争 、 海湾战争 ，

一直

到今 日 的以 伊拉克 和阿富汗战争 为代表的 反 恐战

争 。 虽然其叙事主线为时 间 ， 但展览的真正核心价

值则是美国主流话语中的 关键词
——

自 由 。 无论是

任何战争 ， 其说 明文字都无不突 出战争的终极 目 标

是实现 自 由 。 有 了 自 由二字
， 所有战争也就具有了

天然 的
“

正义性
”

。 独立战争和 南北战争 自 不用

说 ，

一

战 、
二战是美国战士对来之不易的

“

自 由
”

的守卫 ； 朝鲜战争则是美 国 守卫韩国 自 由 国家 、 抵

抗
“

独裁的共产主义集团
”

的 战斗 ； 海湾战争和反

恐战争则是美国的
“

自 由
”

在受到伊斯兰文化挑战

时 ，
美利坚民族的抵抗。 而在叙述越南战争时 ，

展

览对越战 的非正义性轻描淡写 ， 花费浓重 笔墨渲染

其时发生在美 国 国 内的民权运动和反战浪潮 ， 因为

这些行为 同样也是对
“

自 由
”

的争夺 。

在某种程度上
， 博物馆叙事 中 所呈现的 历史

是杜赞奇所论述的
“

大写 历史 ， 以

一

套官方的话语体系 ， 忽略甚至抹除这些官方 话语

之外的一切历史的枝杈 。 在这种
“

集体记忆
”

的建

构中
， 官方的历史 总是压制民间 的 历史 ， 使后者没

有表达和论述的空间 。 在博物馆对历史 的再现过程

中 ， 叙事的话语体系 与权力相勾结 ， 任何知识或是

记忆都无法摆脱这样的 话语塑造 ， 它们也必定是话

语操作者的对象与产品 。

也有一些博物馆 的话语建构策 略并不依 照特

定的事件线索进行 ， 而是突 出
一种空间逻辑 。 位于

美 国华盛顿特 区的印第安博物馆中 ， 有
一个展区汇

集 了 个主要印 第安族群的 文化要素 ， 每一个 族群

占 有一块区 域 。 这些族群中 ， 有的 原始居住点位于

东部 ， 有的位于五大湖 地区 ， 也有 的位于西部 。 不

同 的空 间地理 ， 赋予 了 不同族群截然不同的生理特

征和文化特质 。 这样的空间逻辑意在表达两个
“

知

识
”

。

一是表现印第安人作 为
一

个被西方殖民者强

加的 族群概念并非
一

个同 质的群体 ， 其本身 的差异

性 巨 大 ；
二 是尽管存在着种 种差异 ， 在今 天的 美

国 ，
这些历史上互不往来甚至兵戎相见 的族群 ， 都

能够内化在以 自 由 、 多元为 主流精神内核的 美利坚

民族的认同语境中
，

形成超越族群界限的
“

美国认

同
”

。 这种空间 叙事表面上在表达一种差异性 ， 而

实 质上却是在塑造 （ 甚至发明 ） 不同 文化 、 语言 、

群落之间 的同质性 。

要表现这样的 同 质性 ， 单纯依靠展 品 自 身 的

话语力量显然不够 ，
还必 须要通过精心打磨的价值

传输策 略 。 在展览中
， 设计者采用大量的多媒体技

术和互动技术 ， 让印第安后人 出 现在屏幕中 ， 亲 口

讲述 自 己的 历史 、 生活 、 文化和认同 。 由于不同 族

群生活的特质
， 个板块的主题多元性很强

， 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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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群擅长捕鱼 ， 他 们的 展厅便突 出捕龟的传统 ， 而

有的族群生活在北方 ，
与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相

同 ， 板块背景便突 出 冰雪世界的生活情景 。 个 族

群汇集在一起 ，

一副
“

壮丽的 大一统的美利坚
”

便

自 然而然凸显出来 。

这个展 览的路径设计也 力图 表达一种文化的 多

元平等性。 与用 一条时间线对游客进行引 导的 方式

不 同
， 空间叙事并不

“

刻意
”

引 导参观者 ，
而是把

整 个展览的 不 同 区域
“

并置
”

（
， 即

游客可以 自 己决定参观的先后顺序 ，
从一个族群的

板块 ，
可以 进入另 外几个板块 ， 并没有

一

个设定好

的路线 。 这样的 自 由 导览方 式 ， 表述出博物馆对不

同 文化 、 族群的 平等对待 ， 并通过这样的 方式 ， 将

文化平等的价值观表现给参观者 。

图 片及说明文字也是话语建构的 主要策 略 。 在

展厅的入 口 处 ， 是
一排 巨大的 照片墙 ， 上面排列 着

许多普通印 第安人的 面孔
， 有孩子 、 老人

、
男 人

、

女人 。 这些面孔虽 然都是印 第安人
， 但肤 色 、 睑

型 、 头发 、 眼晴等都差异很大 ， 有的接近东亚人的

面孔
， 有的 则偏 向 白种人 。 伴随着 照片墙的是

一

段

引 导词 ， 讲述
“

谁是印第安人 ？

”

。

你身体 哪部分是 印第安的 ？ 你的 头脑 ？ 你 的

心 ？ 或许是 你的思想？ 但是 ， 决定你印第安人身份

的 ， 肯定不 只是你的血 统… … 我们的生命属于一切

为 了反 抗种族灭绝 、 歧视和成见战斗过的人 。

这
一段 解说词 ， 明确指出

一个多元的 文化不以

人的外貌生理特征来 区分 ，
而 是通过 人的精神 、 人

的文化价值 、
人的 共同记忆和未来加以凝合 。 记忆

在这样的展栏里占据 了极大的比重
， 通过文字的表

述 ， 通过在纪录片中 的 口述 ， 传统生活与族群经 历

被一遍遍表达和强 化 。 这种
“

分享
”

式的信息传递

模式同时承载着集体的话语 力量 ， 在塑 造族群内在

同质性的同时 ，
也强化着族群的边界 。

在 印第 安博物馆 中 ， 民 族融合 、 国 家一统的

话语体系甚至渗透到 了 儿童参观互动的 板块 。 博物

馆有一个专门的区域为 儿童设立 ，
这里用五颜六色

的 背景构建 了
一个 印第安人 生活的 美丽 世界 ， 进入

这个 世界之前 ， 每
一

个小 朋友都能获 得
一

本
“

护

照
”

， 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探索 、 发现这个世界屮 的

每
一

个印第安族群 。 每到
一

个族群点 ， 就在护照 上

盖上对应的章 ， 当走完所有族群点之后 ， 护照上会

盖满 了章 。

鼓励参观者与 博物馆的展 品 和展 览互 动 ，
是

现代博 物馆的
一

个主流趋势 。 尤其是此类儿童 区域

的互动 ， 以
“

完成任 务
”

的方式增强参与度 ， 对他

们理解博物馆能够起到一定的作 用 。 但是 ， 这样的
“

参与
”

又能够向 他们传递一个 什么样的信息 ？ 真

正的历 史是否对孩子来说太过残酷？ 这种干净的 、

田 园 诗
一

般的 、 大一统的美利坚印第安民族的古老

生活 ， 会 不会导致他们 将 自 己知识结构 中的印第安

人的 生活
“

迪斯尼化
”

？ 印第安博物馆 中的 儿童互

动区域 ， 与其说是在传递印 第安的知识 ，
不如说是

在利 用一种娱乐化的方 式 ，
重新建构印第安的 历 史

面貌和环境 ， 以呈现
一

种美丽伊甸园式的新世界 。

让他 们拿着护照在不同 族群点 之间行走 、 盖章 、 完

成任 务 ， 这同样是
一

种仪式性的方式 ， 表述着
一

种

国家完整性的话语 ：

一个族群都不能少 ！ 通过这样

的仪式 ， 让孩子 们
“

学 习
”

一 段被建 构的 历 史记

忆 。 实 际上
，

笔者在对一些成年参观者的交谈中 发

现
，

这种美 丽 图景和国 家一统的话语建构 ， 对他们

同样有极大影响 ： 亮丽的地毯 、 花哨 的 小木屋
、

干

净整洁 的卧室
、

和睦的 大 自 然 、 融洽的 族群邻里关

系 ， 这便是有关印第安的
“

共同记忆
”

。 在这
一

点

上
，

儿童互动 区域的 叙事逻辑和上面提到 的图 片墙

的叙述逻辑是同 构的 ： 田 园 诗一般的 印第安生活
，

尽管 曾 经 遇到 困 境 ， 但是生活在延续
，

“

我们
”

重

新融合进了 美 利坚民 族的 大家庭之中 ， 和睦地生活

在一起 。 从这
一点上看 ， 谁又能说美 国的博物馆不

是
一

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呢 ？

博物馆过程与记忆塑造

我们 已经 阐述 了 博物馆 中 记忆 塑 造的 两 个 层

次——文物 自 身的记忆与展陈方式所营造的记忆 。

但记忆的塑造过程并未止于这两个层次 ， 博物馆 自 身

的
“

过程
”
——

其方案提出 、 设计 、 建设、 布展、 幵

放 、 管理的每一步 ， 都深刻影响并塑造着特定群体的

集体记忆 ， 并凝塑种种文化认 同 。 在某种程度上
，

在 博物馆建设过程中 发生的种种 、 论甚至冲突 对集

体记忆形成的 影响 ， 甚 至要比建成后的展陈和文物

所体现的记忆表现得更为 强烈和具有冲击力 。

关 于灾难的 记忆 ，
是许 多 西方 博物馆最重 要

的主题之一

。 笔者曾 不止一

次参观过位于华盛顿的

大屠杀纪念馆 ， 应该说 ， （ 犹太 ） 大屠杀作为一个

民族性极强的历史灾难记忆
，
在全世界 已经建立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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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个超越文化界限的 反思性的 舌语体系 。 但是 ，
这

样的普世话语的建立 ， 不仅 离不开后人对历史的学

习 与传承 ， 同样离不开在这些学习 和传承过程中 所

发 生的 事件及其记忆 。 在 回 顾华盛 顿大屠杀 纪念

馆的历 史时 ，
笔者发现它 的 建 造过程异常 曲 折复

杂 。 在这个过程 屮 ， 不同 的 叙事 、 话语和记忆被

不 同群体 所操纵 和 争夺 ， 它一 时间 成为 美 国 族群

记忆争夺的 阵地 ， 成为 了 不 同的 集体记忆碰撞 、

争斗 、 融 合 、 妥协的 空 间 。 而 这些记忆及 其呈现

的 民族认同 ， 也在博物馆建设的争论过程中 得到再

现 、
强化与升华 。

在 《 保存历史——美 国 大 屠杀 纪念馆 建立过

程 的争斗 》
一书 中 ， 作 者 爱 德 华 林恩 特奥 回 顾

广 美 国 大屠 杀纪念馆从最 初提 议到 最 终建 成的 历

史过 程 。 在最初 的 提议 时 ， 卡特政府的 目 的 是通

过 建立
一个纪念场所以 缓解 当时 比较 紧张的 美 国

政 府与 美 国 犹太社 区的 关 系 。 但是 ， 事与 愿违的

是 ， 纪念馆的设计过程从最初的选择委 员 会代表开

始 ， 便陷 入 了
一种 矛盾 当 中 。 犹 太社 区强 调

“

大

屠杀
”

（ 这 个词只能用 于指称二战

时期德 国 人 针对 万犹太人 的屠杀行为 ， 在他们

的叙事中 ， 犹太人是 大屠杀的
“

第一受害者
”

（

。 但是 ，
以波 兰人

、 乌 克兰人 为主的

东 欧社区则 声称 ， 那些死 于大屠 杀的 万非犹太

人 同样应该被纳入到纪念 的范围 内 。 两个群体针对
“

大屠 杀
”

究竟应如何 定义
， 纪念馆应如何对犹太

人和非犹太 人进行回 忆等问题产生了 长时间 的激烈

争论 。 在争论中 ， 这些民族不断
“

发 现
”

自 己几 乎

遗忘了 的历 史 ，
如美 国 的乌 克兰民族信息服务组织

负责人就 曾 骄傲地说 ：

“

乌 克兰人才 是欧洲最早 、

最有效地对纳粹的屠杀行为进行抵抗的民族 ！

”

同

样 ， 大屠杀 纪念馆的 建设引 发 了亚美尼亚和吉普 赛

后 裔的激烈反应 。 这些族群的领袖 认为 ， 如果发生

在二战的大屠杀应该被广为纪念 ， 那么 发生在这之

前的 ， 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和 吉普赛人的屠杀事件 ，

同样应被纪念 。 而犹太群体的反应则如出
一辙 ， 他

们 不认为世界历 史 中 有任何一场其他的大屠杀能够

与
“

犹太大屠杀
”

相提并论 。

整 个纪念馆的建 设过程 充 斥 着不 同 记忆和话

语的 争夺 ， 激发 了 不 同群体对 自 身历 史和记忆的反

思 。 在争论过程中 ， 博物馆的定位和其所展示的记

忆 内 容被不断改变 ， 其间 甚至有管理者不堪重 负辞

职 。 而无论最终争论的结果如何 ， 这个争论过程本

身 ， 即是集体记忆在互相冲撞 、 融合 、 反抗 、 重塑

的过程 。 参与到 争论 中 的 行动 ， 也是不 同 族群认

知 、 感受 、
强化 自 身 集体记忆和群体认同的过程 。

这些争论的发起者和 族群的 代言人 ， 都是在知识界

和政界掌握话语权的 人物 ， 博物馆的 建造过程中 的

争论无形中 加深或冲 击 了这些人 对一段历 史的 集体

记忆 ， 进一步影响 了 他们利 用 自 身的社会地位塑造

历史话语的意愿与能力 。

结论

博物馆是记忆的 场所 ， 是 话语建构 争夺的 空

间 。 博物馆的意义并非完整重现历史 ，
而是通过对

零散 的历史信息的搜 集和系统化 ， 向 观众呈现 一种

依照特定逻辑进行叙 的 话语 体系 。 这种话语体系

所表达和
“

再现
”

的是博物馆设计者和管理者 力 图

构建 的一套价值论述 。 因 此 ，
正如对历 史的掌控便

是对未来的 掌控一样 ， 对博物馆的争夺 ， 本质上是

对话语权的 争夺 。 通过博物馆的展 品
、 叙事 ，

及其

建设 的过程 ， 不 同 个体 和群体都能够参与 到记忆的

沟通 、 共享 、
塑造 、 再现的过程中 来 。 在这个过程

中 ， 个体 或群体的归属 感和认同感得到强 化 ， 这也

是博物馆塑造记忆的 核心机制 。

在华盛 顿的 三家博物馆的 田 野 考察 ， 印证 了

福柯所言的知识与话语的互相勾结 、
互相塑造的关

系 。 表面上是在普及和 传播历史知识 ，
而本质上却

是通过特定的叙事 逻辑塑 造和 强化 一 套 符合 美 国

“

政治正确
”

的 自 由 多元的 民族话语 ，
以凝塑 美

国 人的 国 家和文化认 同 。 博物 馆作 为这 种 自 由 主

义 意识形态的塑 造场所 ， 它的 作用 不 仅仅是 文物

的
“

储藏库
”

（
更 是信息和价值的

“

媒 介
”

（ 它通过分享和表现历 史信息

与知识 ，
通过各种媒体的方式 ， 书 写着这些信息和

知识背后的
“

大写历 史
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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